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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俊锰

“给世界一点来自 AI的小震
撼。”2024年初发起民间AI春晚时，
李奕辰暗暗下定决心。

某种程度上，李奕辰做到了。2月
17日（农历正月初一）晚，由央视网和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政府联合出品的
2026马上开“新”AI新春晚会（以下简
称“AI新春晚会”）在央视网等平台首
播，首播当晚全网超1194.5万人次观
看。此前已举办两年的民间AI春晚迎
来“转正”——即从“社群共创”升级
为“官方出品+社群共创”的模式。

共创者是AI新春晚会的主角。1
月16日，七八十位共创者从上海、武
汉、广州、北京等地赶赴温州，只为参
与AI新春晚会录制。当天，温州气温
超10℃。头顶飘逸长发、身着休闲正
装的AI新春晚会总导演李奕辰，是一
位1994年出生的辽宁铁岭小伙，也是
2024年、2025年民间AI春晚发起人。

2月7日，AI新春晚会主创之一、
温州市人工智能学院副院长倪考梦
在微信群内发了句话：“AI春晚节目
制作进入尾声，可以代表2026年1月
的最高水准，但是已经很难代表2月
的最高水准。”他给出解释：工具进步
升级太快了。

短短几天，预言应验。2月12日，
AI新春晚会播出倒计时5天，字节跳
动发布视频创作模型Seedance2.0。
当天，倪考梦判断：Seedance这样发
展下去，AI元宵活动的节目会很好
看。可还没等到元宵，2026年央视春
晚《贺花神》节目就用上了Seedance

2.0，将AI生成影像与实景舞台扩展
相融合。

更令外界惊讶的是，“AI春晚”近
期正扎堆涌现——2月7日，B站播出
的2026马年AI春晚无疑最受关注，同
日2026宁波AI春晚线下点映，2026重
庆首届AIGC春晚则于6日播出。

相比传统春晚，AI春晚刚刚起
步，受众量级差距不小，但它也有节
目响应快等优势，比如去年底“爱你
老己”迅速走红网络，来自上海大学
的共创者快速完成并带来AI音乐视
频《爱你 老己》。面对“AI春晚热”，倪
考梦依旧认为是好事，因为只有当各
地AI应用能力有了一定基础，才敢
去做AI春晚。

一起做破圈的事情

“这是在致敬《难忘今宵》。”李奕
辰说的是，一支AI制作的MV《今宵
时刻》在AI新春晚会中压轴登场。

这首歌由AI作曲，并由多个AI
制作团队的数字偶像联唱。这么做意
义何在？“AI新春晚会是AI圈的年度
聚会。”他希望更多AIGC（即人工智
能生成内容）团队和共创者可以一起
登台，共同展示AI作品。

如今看来，AI新春晚会技术炫
酷，且已进入各方视野。但其诞生则
源于李奕辰在杭州西湖边的一个突
发奇想：能不能办一场AI春晚。很
难想象，当时的他还是个AI“小白”
（新手）。

这个想法或可从李奕辰的过往
经历窥探一二：多年来，这位来自小

品之乡铁岭的小伙对春晚有着特殊的
感情，这是情感基础。2018年，在上海参
加第一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时，任职互
联网公司的李奕辰首次了解到AI，当时
还抱着一种“看客”心态，“觉得AI离我
非常遥远”；但到了2023年，接触AI不久
的李奕辰感受大有不同，当时连Photo�
shop都不会用的他，用AI做了一段10
秒钟短视频，不仅拿下一个AI设计赛
事奖项，还赢得了1.5万元奖金。“做这
个视频，我只花了4个小时，这对我冲
击非常大。”他意识到AI的强大，这是
技术条件。

真正的“导火索”出现在2023年
底。当时网络上正为2024年央视春晚
吉祥物龙辰辰是否为AI所做而争论不
休时，李奕辰用 AI做了一段龙辰辰
“动”起来的15秒视频，在网上收获了
几十万的曝光量，当时一条跟评“过AI
春晚，享赛博新年”，在他心里埋下了一
颗“AI春晚”的种子。

2024年1月14日，在杭州举办的一
场AI线下分享活动中，李奕辰脱口而
出“想办一场AI春晚”，在场的20多人，
有人赞同，也有人质疑。

制作时间是核心问题，此时距除夕
不足30天。“传统春晚通常需要半年时
间筹备，但借助AI，我相信一个月就能
完成。”李奕辰的自信并非没有来由，他
连夜起草了一份项目计划书，包括一份
初定节目单、一条完整的时间线。最终，
70多位核心共创者、300多位志愿者，
用了30天时间，制作了30多个AI节
目，后续曝光量上千万。由此，这也实现
了他为AI春晚定下的阶段性目标：“大
家一起做一点破圈的事情。”

倪考梦是2024年AI春晚的共创者
之一。“当时大家就像一座座孤岛，每
个人在不同的地方，做自己的东西。”
当正在策划一项AI视频比赛的倪考梦
听说李奕辰等人正在做AI春晚时，“像
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之后他主动联
系上李奕辰，AI春晚的“黄金搭档”由
此成形。

相比2024年，如今的AI新春晚会
策划周期更加充足，支撑力量也越发强
大。去年下半年，李奕辰就启动了AI春
晚在温州的落地程序，10月前后便开始
筹备晚会节目。原本的“草台班子”，有
了专业力量加持。1月3日下午，元旦假
期最后一天，这对黄金搭档来到温州市
新闻传媒中心，与七八位导演、主持人
等花了一整个下午，把晚会整体流程又
优化了一遍。

值得一提的是，AI新春晚会中还设
置了互动游戏环节，通过猜图、猜歌等
考验观众的AI辨别力，即分辨哪些是
真实的，哪些由AI生成。记者在录制现
场观察，AI生成已足够以假乱真，甚至
连共创者都难以一眼辨识。

从创作迭代为创业

AI新春晚会吸引了不少新老共创
者加入。
“那个月，我在做一个政府项目，手

上有四条片子要做，特别忙。”曾作为动
画师的蔡威强一度想拒绝共创邀请。或
许因潜意识里不愿放弃，一个灵感很快
迸发出来，最终形成作品《小马过河》，
借小马过河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表达
对AI这条河流深浅的思考，不仅获得
共创者和导演组的一致好评，而且在导
演组审核时“一稿过”，一帧未改。

无独有偶。来自深圳的刘加铠是
AI春晚的“老熟人”，此前有着20年影
视实拍经验，此次带来了作品《妈·
马》。接到邀请时，他正在东莞拍摄，为
期10天。正当为创意一筹莫展时，他的
妈妈恰好打来一通电话，不断问：有没
有吃好？什么时候回家？这一瞬间，他
来了灵感。白天拍片子，晚上写脚本，
熬了两夜拿出了最终的故事脚本。倪
考梦看完激动地说：“第一个立项的项

目就是它了。”
越来越忙，正是这群AI新春晚会

共创者的共同感受。
倪考梦敏锐察觉到这一点。“去年

八九月份是AI发展的分水岭。”他直
言，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大家“忙与不忙”
的分界线。背后的逻辑不难理解，此时
AI迎来大发展，技术变好了，作品质量
可控了，制作成本降低了，影视、音乐等
行业开始积极拥抱，包括共创者在内的
AI创作者们自然就忙了起来。

而在以前，AI技术的不完善，也曾
给创作者带来不少糟糕体验。从事影视
行业多年的刘柏记得，2023年底，大模
型主要由国外主导，当时如需AI输出
一张龙的图片，“出的是带翅膀的龙，而
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龙”。

越来越忙的背后是一个近来愈发
明显的趋势：AI创作渐渐迭代为AI创
业。去年8月，上海临港新片区发布“超
级个体288”计划，这被倪考梦视为“AI
进入创业时代”的重要标志。果不其然，
OPC（一人公司）的概念很快在长三角
落地生根，在AI赋能下，OPC可以独立
完成从产品设计研发到市场投放的全
链路闭环。

去年12月底，为承接AI新春晚会
项目以及AI活动策划等业务，李奕辰
在温州成立了一家公司，团队仅3人，
是个典型的OPC。今年1月3日上午，李
奕辰参加温州市2025年第四季度重大
项目集中签约活动，“2026马上开‘新’
AI新春晚会”项目作为数字文化重点项
目签约落地，颇有标志性意义。

这是自去年以来，倪考梦招引落户
温州的十多个AI创业团队之一。李奕辰
的公司设在温州国际云软件谷内，“这
里有志同道合的朋友”，比如温州艾门
韦思就在自己公司隔壁。不同企业可以
实现合作共赢，这是他的重要关注点。

李奕辰对AI春晚共创者“回馈”方
式的变化，也可视为AI创业蔚然成风
的佐证之一。在2024年AI春晚后，为回
馈大家，李奕辰不断往外送商单，前后
送了几十万元；到了2025年AI春晚后，
他牵头举办AI春晚公益课，由共创者
分享AI春晚作品创作，自己为他们提
供讲课费。

李奕辰亲身感受到，如今的OPC创
业者正面临着一大痛点：沉下心来做视
频时，没法出去找商单；跑出去找商单
时，没法沉下心来做视频。

为平衡创作与创业，李奕辰正升级
改造AI春晚官网，使其不仅是一个官
网，还要成为一个直接触达共创者的平
台，帮助OPC创业者对接合作、共同成
长。未来，广告主可以在网站上直接进
入作者主页，查看相关作品，并直接建
立联系。

来自AI的小震撼

“原来只能想想的事情，现在变得
可行了。”倪考梦的激动溢于言表。

比如，一群不到12岁的小朋友参
与AI新春晚会共创，这在以往是不可
想象的，但今年成真了——
“单就《马年去哪串个门》这个节

目，就通过猿编程征集到655份创意视
频投稿。”李奕辰自豪地表示，最终由来
自野神殿社区的共创者从中精选一些
作品，剪辑成这个儿童节目。

李奕辰拿出手机，向记者演示着节
目的创意原型和制作过程：其核心是一
扇“任意门”，让小朋友们思考如果有一
道任意门，你想去哪儿，至于“门后是怎
样的世界”，全靠他们想象与创作。
“通过这个节目，希望向外界展示

中国AIGC的潜力是无限的。”李奕辰同
时还希望向外界传递一个信号：AIGC
工具并不难，它的门槛并不高，甚至连
小朋友都能轻松掌握并用来叙事，希望
大家勇敢拥抱AI。

一场AI新春晚会带来的思考，还
远不止于此——AI不仅在应用场景上
有着无限潜力，在商业发展趋势上同样
如此，各地出现的OPC热潮就是明证。
这正暗合了李奕辰关于AI的宏大愿
景：“给世界一点来自AI的小震撼。”

现在AI春晚越来越多，AI新春晚
会的这些共创者属于“起个大早，赶个
晚集”吗？面对记者这个有点尖锐的问
题，倪考梦笑了笑并回应道，最近，他们
计划联系参与各个AI春晚的人，举办
一场线上恳谈会，主要议题就是“明年
如何让AI春晚在中国遍地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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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奕辰

倪考梦

最近，他们计划联系参
与各个AI春晚的人，举办一
场线上恳谈会，主要议题就
是“明年如何让AI春晚在中
国遍地开花”

《马年去哪串个门》
节目中的“任意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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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三哥到上海求学

《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
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大学
生周刊》《进化杂志》《实社自由录》……
还有当地学生办的报刊《星期日》《四川
学生潮》《威克烈》等，都接连地到了巴金
兄弟手里。他们轮流阅读，讨论各种问
题，还组织过研究会。巴金和三哥尧林受
了新思想的影响，开始对家里一切不义
的事情都要批评，还做出一些带有反抗
性的举动。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面前，当思
想的潮水滔滔涌来，巴金形容说“自己有
点张皇失措”，可见受到的冲击之大。

巴金在祖父死后半年左右，和三哥
一同考进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

跨进这所学校，是巴金人生中极为
重要的一步。这是一所新派的学校。校
方对新文化运动持开放的态度，反旧礼
教和旧文化的著名人物吴虞就在校内
任教，整个学校的气氛非常活跃。在这
里，巴金通过学习外国语，可以直接了
解西方的思想文化，包括文学。他阅读
外国小说，从欧文、狄更斯到托尔斯泰、
陀思妥耶夫斯基、阿尔志跋绥夫，一边
阅读，一边尝试翻译。在学校里，他进行
广泛的接触，寻找志同道合者，从中汲
取革命的要素。

1923年，三哥尧林从成都外国语专
门学校毕业。巴金因为没有中学文凭，
被改成旁听生，于是他决心抛弃学业，
跟随三哥一道去上海求学。据巴金说，
大哥尧枚想到将来复兴家业，便说服继
母，支持他们的远行计划。

3月，巴金和三哥一起作别大哥等
亲人，第一次离开生活了十七年的成
都，离开门前立着两只石狮子、檐下挂

着一对红纸大灯笼的老家。
两个年轻的孩子（不，那时候我们

自以为是“饱经忧患”的大人了）怀着一
腔热情，从家里出来，没有计划，没有野
心，甚至没有一个指导我们的师友，我
们有的只是年轻的勇敢和真诚。一条小
木船载走了我们，把我们住惯了的故
乡，送入茫茫人海中去。两只失群的小
羊跑进广大的牧野中了。

这是二十三年过后，巴金对于离家
的一段记忆，话语中拂荡着一种轻快的
心情。

巴金经受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
且参加过社会活动，办过新的刊物，还
曾写下“奋斗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
的短语，当作自己的人生格言。那时，大
概确如他所说，理想在前面招手，眼前
是一片光明。虽然，当他看见大哥流泪
送别他们时，有很大的悲哀；当他想到
还有几个为他所爱的人在老家呻吟、憔
悴地等待宰割时，又不能不感到痛苦。
但是，他说：“一想到近几年来我的家庭
生活，我对于旧家庭并没有留恋。我离
开旧家庭不过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
影。”

其实，家庭对于巴金，是具有强大
的吸附力的，即使在叛逆的少年时期也
如此。后来，他在文字中对于几次说及
的“没有留恋”的表白作了更正。他说：
“我说没有一点留恋，我希望我能够做
到这样。然而理智和感情常常有不很近
的距离。那些人物，那些地方，那些事
情，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心上，任是怎
样磨洗，也会留下一点痕迹。我想忘掉
他们，我觉得应该忘掉他们，事实上却
又不能够。到现在我才知道我不能说没
有一点留恋。”

这里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情节。初
到上海，巴金兄弟受二伯父委托，先去
了嘉兴祭扫先祖李氏祠堂，然后才进南
洋中学读书。祭扫时，兄弟二人发现祠
堂年久失修、破败不堪，回到上海后即
写信向成都二伯父报告，由二伯父汇款
给住在嘉兴的四伯父负责整修。年底，
他们又是先到嘉兴祭扫，并查验祠堂的
修建情况之后，再到南京就读东南大学
附中。一年后，巴金还写下《塘汇李家祠
堂》一文。

对于巴金来说，他仍然摆脱不了作
为李氏家族子嗣的身份。他是属于一个

血缘群体的，负有某种久远而神秘的使
命，更不用说眼前亲属的种种寄望了。

大哥在世时，巴金固然无须为家事操
心；大哥去世后，三哥按月寄款回成都老
家，同样无须他负担责任。但当三哥病故
后，他就不能不充当大家长，亲自整合一
个早已破碎的家庭，并极力加以维护了。
在说到三哥为家庭所做的牺牲时，他比喻
说是“一块大石头”压到刚刚昂起的头上，
从此再也没有抬起来；又说像一只鸟折断
了翅膀，永远失去高飞的希望。

巴金深爱他的家庭，尤其是弱小的后
来者。这种爱，一直潜存于他的心底，深受
信念的压抑，直到中年重新与家庭发生直
接的联系之后，才温泉一般涌流出来。

在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学习期间，巴金
兄弟的生活是清苦的、寂寞的。

最先，他们住进一间空阔的屋子里，
把小皮箱当作坐凳，晚上就借着一盏煤油
灯的微光，埋头在破方桌上读书。后来搬
到另一间屋子里，却是狭小阴暗多了。这
期间，没有娱乐，没有交际，也没有朋友。
清早起来，他们高声朗读外语，然后两个
人一起上学，下课后再一起从学校里走回
来；下雨时，两个人撑一把伞，雨点常常打
湿身上的蓝布长衫；夏夜，睡在没有帐子
的木板床上，任由蚊虫叮咬。住屋有一道
后门，巴金每晚都把它打开，看静寂的夜、
暗夜里的星群。那时候，他正好对天文学
感兴趣，记住了一些星星，寂寥中也就把
它们看作朋友，仿佛隔着遥夜和他交谈。

巴金常常做梦。他说梦是他们寂寞生
活中唯一的装饰。此外就是家信。他想念
远在故乡的大哥，他说大哥是他和那个
“家”中间的“唯一的连锁”。每个星期，大
哥至少有一封信来，而他们兄弟至少也有
一封信寄去。

（二）

林贤治 著

激流一百年
巴金巴金巴金巴金巴金巴金巴金巴金巴金巴金巴金巴金巴金巴金巴金巴金巴金巴金巴金巴金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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